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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
中
華
讀
書
報
︾，
赫
有
一

篇
︿
張
愛
玲
佚
文
發
現
記
﹀，
頓
時
眼
中
一
亮
，
張

愛
玲
又
有
﹁
新
作
﹂
矣
，
那
些
張
迷
，
又
要
高
興
一

番
了
。

這
篇
﹁
佚
作
﹂
是
篇
短
文
，
刊
於
一
九
五
○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的
︽
亦
報
︾，
篇
名
曰
︿
年
畫
風
格
的
︽
太
平

春
︾﹀，
︽
太
平
春
︾
是
部
黑
白
電
影
，
導
演
是
桑
弧
。
文

章
作
者
署
﹁
梁
京
﹂。
梁
京
就
是
張
愛
玲
，
同
版
正
連
載

她
以
﹁
梁
京
﹂
寫
的
︽
十
八
春
︾。

發
現
者
是
大
陸
的
﹁
書
癡
﹂
謝
其
章
，
家
藏
不
少
舊
書

報
。
他
說
，
陳
子
善
囑
他
代
找
老
版
的
︽
紅
日
︾，
止
庵

叫
他
幫
忙
找
︽
宇
宙
風
︾
雜
誌
，
於
是
翻
箱
倒
櫃
，
兩
手

髒
黑
，
怎
也
找
不
到
，
卻
找
出
一
堆
︽
亦
報
︾
來
。
翻
閱

之
下
，
就
發
現
了
梁
京
這
篇
短
文
，
於
是
告
之
止
庵
，
證

實
是
張
愛
玲
未
曾
出
土
的
著
作
。
︽
中
華
讀
書
報
︾
以
謝

其
章
致
止
庵
信
、
止
庵
的
回
信
，
和
附
錄
了
張
愛
玲
的
佚

文
，
製
成
一
小
輯
。

張
愛
玲
這
篇
短
文
，
其
實
也
沒
甚
看
頭
。
我
相
信
，
她

這
類
﹁
沒
甚
看
頭
﹂
的
隨
筆
之
作
，
只
要
翻
出
來
，
便
成

為
﹁
寶
貝
﹂，
成
為
﹁
張
學
﹂
的
重
要
資
料
。
今
時
今

日
，
﹁
祖
師
奶
奶
﹂
的
垃
圾
，
都
使
﹁
仰
視
派
﹂
驚
喜
萬

分
。何

謂
﹁
仰
視
派
﹂
？

夜
讀
袁
良
駿
的
︽
張
愛
玲
論
︾︵
北
京
：
華
齡
出
版

社
，
二
○
一
○
年
二
月
︶，
第
三
十
三
章
中
，
將
內
地
的

張
愛
玲
研
究
分
為
三
派
：
﹁
仰
視
派
﹂、
﹁
俯
視
派
﹂、

﹁
平
視
派
﹂。

所
謂
﹁
仰
視
派
﹂，
是
指
﹁
沿
㠥
夏
志
清
的
思
想
邏

輯
，
把
張
愛
玲
捧
之
為
中
國
現
代
最
優
秀
最
重
要
的
作

家
，
對
張
愛
玲
只
許
說
好
，
不
許
說
壞
﹂，
代
表
人
物
是

陳
子
善
、
劉
鋒
杰
。

﹁
俯
視
派
﹂
則
是
對
張
愛
玲
大
張
撻
伐
的
一
班
文
人
學

者
，
袁
良
駿
舉
出
何
滿
子
和
陳
遼
作
為
代
表
。
將
張
愛
玲

﹁
俯
視
﹂，
可
概
括
為
以
下
幾
點
：

一
、
張
愛
玲
在
抗
日
戰
爭
期
間
是
一
名
氣
節
有
虧
的

﹁
附
逆
文
人
﹂，
﹁
絲
毫
不
顧
民
族
大
義
，
甘
心
充
當
大
漢

奸
、
大
流
氓
胡
蘭
成
的
小
姘
婦
，
並
陪
隨
他
一
度
周
旋
於

大
漢
奸
周
佛
海
、
陳
公
博
、
林
柏
生
之
流
周
圍
，
討
好
獻

媚
，
是
抗
日
軍
民
所
不
齒
的
一
對
﹃
狗
男
女
﹄。
﹂

二
、
張
愛
玲
一
九
五
二
年
出
國
後
，
成
了
一
名
瘋
狂
的

﹁
反
共
反
華
﹂
文
人
，
﹁
在
美
國
新
聞
處
處
長
麥
卡
錫
的

指
使
下
寫
成
︽
秧
歌
︾
與
︽
赤
地
之
戀
︾，
明
目
張
膽
地

赤
裸
裸
地
反
對
新
中
國
，
反
對
土
地
改
革
。
﹂

三
、
除
︽
金
鎖
記
︾
較
為
成
功
外
，
其
餘
小
說
乏
善
足

陳
，
不
值
得
大
肆
吹
捧
。

四
、
︽
色
．
戒
︾、
︽
小
團
圓
︾
是
徹
頭
徹
尾
、
不
折

不
扣
的
﹁
漢
奸
文
學
﹂。

所
謂
﹁
平
視
派
﹂，
是
反
對
﹁
仰
視
﹂
張
愛
玲
，
把
她

製
造
成
﹁
張
愛
玲
神
話
﹂，
也
反
對
﹁
俯
視
﹂
張
愛
玲
，

把
她
說
成
一
無
是
處
，
而
主
張
﹁
平
視
﹂，
對
她
的
作
品

和
人
生
作
實
事
求
是
、
一
分
為
二
的
科
學
研
究
的
文
人
學

者
，
代
表
人
物
是
柯
靈
、
金
宏
達
、
張
葆
辛
、
顏
純
鈞
、

趙
園
、
楊
義
等
。

其
實
，
研
究
一
個
人
，
﹁
仰
視
﹂、
﹁
俯
視
﹂
俱
太
激

烈
了
，
往
往
失
之
偏
頗
；
﹁
平
視
﹂，
那
才
合
乎
科
學
精

神
。
話
說
回
頭
，
張
愛
玲
一
篇
出
土
的
﹁
小
作
﹂，
我
們

何
必
大
驚
小
怪
！

在
台
北
的
酒
店
大
堂
遇
到
幾
位
老

兵
，
有
的
還
掛
上
國
民
黨
軍
隊
的
勳

章
。
和
其
中
的
一
位
聊
起
來
，
問
他
們

前
來
台
北
幹
什
麼
，
他
操
㠥
濃
厚
的
四

川
口
音
說
：
﹁
是
為
了
紀
念
孫
立
人
而
來
。
﹂

孫
立
人
，
國
民
黨
重
要
將
領
，
抗
戰
時
期

曾
任
新
一
軍
軍
長
。
因
他
曾
留
學
美
國
，
好

像
是
西
點
軍
校
畢
業
的
，
因
此
被
派
去
緬
甸

協
同
英
軍
作
戰
。
在
抗
擊
日
寇
的
戰
役
中
大

捷
，
頗
受
稱
譽
。
解
放
戰
爭
中
，
也
曾
在
東

北
戰
場
和
金
門
戰
場
上
與
解
放
軍
交
過
手
。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隨
蔣
介
石
到
台
灣
，
曾
任

﹁
總
統
府
參
軍
長
﹂。
後
因
其
部
屬
郭
建
亮
涉

及
所
謂
﹁
匪
諜
﹂
案
，
被
迫
辭
職
，
被
判
處

﹁
長
期
拘
禁
﹂，
一
如
張
學
良
般
遭
軟
禁
三
十

三
年
。
一
九
九
○
年
鬱
鬱
而
終
。

其
實
﹁
匪
諜
﹂
案
只
是
藉
口
，
蔣
介
石
潰

逃
台
灣
，
美
國
人
常
常
希
望
另
覓
代
理
人
，

將
蔣
取
而
代
之
。
在
大
陸
時
已
有
游
說
李
宗

仁
、
傅
作
義
的
前
科
。
蔣
龜
縮
台
灣
後
，
孫

立
人
是
美
國
人
看
中
的
一
顆
棋
子
，
加
上
孫

留
學
美
國
的
背
景
，
便
引
起
蔣
的
猜
忌
。
至

於
孫
有
無
異
志
，
現
在
已
經
死
無
對
證
。
孫

立
人
案
據
說
牽
連
的
軍
隊
將
領
達
三
百
餘

人
。該

日
台
中
市
﹁
孫
立
人
故
居
紀
念
館
﹂
揭

幕
，
台
灣
還
請
來
抗
戰
時
與
孫
有
交
情
的
英

國
軍
官
史
立
姆
之
子
，
現
任
英
國
上
議
院
議

員
的
小
史
立
姆
主
禮
。

二
○
○
一
年
台
灣
雖
曾
為
孫
平
反
，
說
該

案
是
﹁
被
陰
謀
設
局
的
假
案
﹂，
但
並
未
向
孫

氏
後
人
正
式
道
歉
。
今
天
為
孫
的
故
居
揭

幕
，
並
邀
請
外
賓
前
來
，
大
概
就
是
有
點
變

相
道
歉
的
意
思
。

過
去
陳
水
扁
當
政
，
對
國
民
黨
籍
的
孫
立

人
，
雖
然
已
經
逝
去
，
仍
然
未
有
放
鬆
。
他

住
的
官
邸
原
是
軍
方
官
舍
，
但
扁
政
府
的

﹁
國
防
部
﹂
卻
認
為
孫
的
後
人
佔
用
軍
地
，
要

求
拆
屋
還
地
，
還
要
追
討
八
千
萬
元
的
租

金
。
只
有
國
民
黨
重
新
執
政
後
，
才
說
要
作

為
文
物
保
護
，
登
記
為
﹁
歷
史
建
築
﹂，
今
天

更
闢
之
為
紀
念
館
。

這
位
老
兵
滔
滔
不
絕
地
說
他
當
年
的
戰

功
，
可
是
他
的
四
川
口
音
，
讓
我
只
能
連
聽

帶
猜
聽
懂
三
四
成
。
他
也
說
不
清
楚
他
此
來

是
參
加
紀
念
館
揭
幕
還
是
另
有
紀
念
活
動
。

時
光
荏
苒
，
還
有
不
到
二
十
日
，

二
○
一
○
年
將
過
去
。
二
○
一
一
年

正
是
﹁
十
二
五
﹂
規
劃
開
局
之
年
。

為
了
﹁
起
好
步
﹂，
在
上
周
召
開
的

中
央
經
濟
工
作
會
議
正
是
焦
點
。
執
筆
之

時
，
仍
未
知
此
工
作
會
議
的
精
華
所
在
。

然
而
，
會
前
通
過
多
渠
道
的
﹁
吹
風
﹂
所

聽
聞
，
年
前
的
﹁
適
度
寬
鬆
﹂
銀
根
政
策

將
﹁
回
歸
穩
健
﹂。
市
場
對
此
演
繹
眾
說
紛

紜
，
正
是
何
謂
﹁
穩
健
﹂
？
解
說
領
悟
不

一
。
若
簡
單
理
解
，
﹁
穩
健
﹂
相
對
於

﹁
寬
鬆
﹂
即
是
﹁
收
緊
﹂
之
謂
也
！
如
此
一

來
，
投
資
者
認
為
銀
根
收
緊
不
利
於
房
地

產
以
至
百
業
融
資
甚
至
消
費
能
力
。
不

過
，
遏
抑
通
脹
將
有
成
效
。

一
連
三
天
中
央
經
濟
工
作
會
議
，
此
文

見
報
時
將
有
公
布
，
今
後
的
貨
幣
政
策
基

調
，
各
種
貨
幣
工
具
收
緊
銀
根
的
走
向
等

等
，
大
眾
有
所
依
據
作
為
投
資
部
署
。
不

過
，
市
場
多
傾
向
預
期
央
行
將
加
息
。
至

於
加
息
份
量
和
速
度
各
方
預
測
不
一
。
與

此
同
時
，
對
投
資
意
慾
同
樣
先
行
﹁
穩

健
﹂，
不
敢
有
大
動
作
。

上
周
港
股
因
外
圍
以
及
大
陸
好
壞
消
息

參
半
而
波
幅
拉
闊
，
大
上
大
落
。
投
資
者

學
精
了
，
先
靜
觀
其
變
，
引
致
成
交
不

多
。
上
周
恆
生
指
數
仍
能
守
穩
在
二
萬
三

千
點
。

預
期
息
口
與
銀
根
等
貨
幣
政
策
﹁
穩
健
﹂

有
較
清
晰
指
引
，
料
今
周
港
股
亦
轉
趨

﹁
穩
健
﹂。
﹁
聖
誕
鐘
買
匯
豐
﹂
此
歌
仔
現

時
已
不
大
聽
聞
，
惟
近
日
﹁
匯
豐
﹂︵0005

︶

股
價
在
執
筆
時
亦
能
守
穩
在
八
十
元
以

上
。
事
實
上
，
﹁
匯
豐
﹂
在
今
年
的
股
價

表
現
相
對
落
後
頗
令
擁
躉
失
望
。
期
在
聖

誕
鐘
聲
漸
近
之
時
，
匯
豐
股
價
亦
將
漸

升
，
不
致
令
擁
躉
太
失
望
。
中
銀
香
港

︵2388

︶
周
前
因
人
民
幣
清
算
行
地
位
受
挑

戰
而
股
價
下
跌
，
顯
見
港
股
民
相
當
敏

感
。
若
能
深
度
去
分
析
，
有
央
行
背
景
作

後
盾
的
中
銀
香
港
該
是
在
港
獨
一
無
二
受

央
行
信
任
的
港
銀
行
，
清
算
行
之
地
位
誰

與
匹
比
，
誰
可
替
代
。
有
實
銀
者
不
妨
伺

低
吸
入
，
必
有
收
穫
。

到
台
灣
參
加
研
討
會
期
間
，

還
結
識
了
兩
位
韓
國
學
者
，
金

良
守
教
授
和
金
尚
浩
教
授
，
兩

位
學
者
在
研
究
以
外
，
都
致
力

把
台
灣
文
學
翻
譯
為
韓
文
，
金
良
守

教
授
專
注
於
台
灣
小
說
，
金
尚
浩
教

授
專
注
於
台
灣
新
詩
，
已
發
表
、
出

版
台
灣
文
學
韓
譯
多
種
，
金
尚
浩
教

授
送
一
本
韓
譯
鄭
炯
明
詩
集
︽
三
重

奏
︾，
書
後
附
有
中
文
原
詩
，
由
他

翻
譯
出
版
的
尚
有
陳
千
武
、
巫
永

福
、
趙
天
儀
、
方
明
等
人
的
詩
集
，

兩
位
金
教
授
未
來
尚
有
更
大
型
的
台

灣
文
學
韓
譯
計
劃
，
台
灣
學
界
對
他

們
的
努
力
也
十
分
推
重
。

因
為
住
宿
處
接
近
，
會
議
期
間
頗

多
與
他
們
談
話
的
機
會
，
深
感
他
們

對
台
灣
文
學
的
熱
誠
，
二
人
的
翻
譯

工
作
更
有
明
顯
分
工
，
金
良
守
教
授

專
注
於
台
灣
小
說
翻
譯
，
他
自
己
也

寫
了
許
多
台
灣
小
說
研
究
論
文
。
研

討
會
最
後
一
晚
，
吃
過
大
會
安
排
的

晚
宴
，
再
回
到
住
宿
處
之
後
，
我
見

時
間
尚
早
，
換
了
衣
服
獨
自
去
逛
清

大
校
園
外
的
夜
市
，
逛
了
一
會
略
感

無
聊
，
還
是
走
到
一
家
書
店
去
看

書
，
巧
合
地
碰
見
金
良
守
教
授
，
交

換
一
下
看
書
的
情
報
之
後
，
他
問
我

香
港
可
有
什
麼
年
青
小
說
家
的
作
品

可
以
介
紹
，
剛
巧
那
書
店
進
了
韓
麗

珠
的
新
書
︽
縫
身
︾
和
前
作
︽
灰

花
︾，
另
外
也
有
董
啟
章
在
麥
田
出

版
的
︽
學
習
年
代
︾
和
︽
時
間
繁

史
．
啞
瓷
之
光
︾，
這
是
該
書
店
所

有
的
香
港
作
家
小
說
，
我
馬
上
在
書

架
取
了
出
來
介
紹
。

金
教
授
首
先
拿
起
韓
麗
珠
的
︽
縫

身
︾
，
問
我
這
是
關
於
什
麼
的
小

說
，
我
答
了
幾
句
，
他
很
猶
疑
地
翻

了
幾
頁
，
再
看
董
啟
章
的
書
，
我
再

作
了
些
介
紹
，
他
還
是
很
快
把
書
放

下
。
我
想
這
不
是
書
本
身
的
問
題
，

而
是
香
港
作
家
、
香
港
文
學
對
他
們

來
說
過
於
陌
生
，
實
在
難
以
建
立
信

心
。

韓國學者的台灣文學翻譯

直
資
學
校
都
是
名
牌
，
大
部
分
家

長
和
學
子
夢
寐
以
求
的
目
標
。
可

是
，
在
審
計
人
員
標
準
下
，
幾
乎
全

部
都
有
行
政
缺
失
，
個
別
名
牌
中
的

名
牌
，
更
被
冠
上
﹁
行
政
混
亂
﹂
的
帽

子
。教

育
局
高
官
試
圖
解
畫
，
卻
是
越
解
越

亂
。
一
時
說
審
計
對
象
只
是
教
育
局
，
非

關
學
校
本
身
；
一
時
又
批
個
別
學
校
積
習

甚
深
，
教
育
局
屢
諭
不
改
，
高
官
公
開
自

歎
﹁
沒
有
牙
力
！
﹂
社
會
大
眾
為
之
﹁
霧

煞
煞
﹂，
香
港
教
育
究
竟
怎
樣
了
？

﹁
霧
煞
煞
﹂
常
見
於
台
灣
媒
體
，
含
義

包
括
了
﹁
莫
名
其
妙
﹂
與
﹁
懵
查
查
﹂，
還

多
了
一
點
無
力
了
解
真
相
的
無
奈
！

幾
乎
所
有
名
牌
學
校
都
出
問
題
？
那
還

了
得
！
誰
該
負
責
？
還
不
及
早
整
頓
？
官

員
管
不
了
是
沒
有
牙
力
還
是
沒
有
能
力
？

香
港
教
育
經
歷
過
混
亂
年
代
，
有
﹁
學

店
﹂
之
名
的
私
立
學
校
林
立
各
區
，
有
在

天
台
辦
學
、
也
有
借
用
教
堂
，
五
十
後
的

一
群
，
更
也
許
有
過
上
課
途
中
﹁
走
鬼
﹂

經
驗
，
因
為
學
校
超
額
收
生
，
視
學
官
來

巡
查
，
超
額
部
分
員
生
需
暫
時
撤
離
。

終
於
熬
出
頭
了
，
香
港
學
校
在
地
區
中

頗
有
名
氣
，
鄰
近
國
家
富
人
紛
紛
送
子
弟

來
港
，
就
讀
中
學
與
大
學
。
功
勞
簿
上
嘉

獎
的
，
應
是
辛
苦
耕
耘
的
教
育
工
作
人
員

和
愛
子
心
切
的
家
長
們
，
他
們
的
配
合
，

為
社
會
作
育
了
英
才
。
政
府
教
育
當
局
除

了
調
撥
經
費
，
也
再
沒
有
其
他
正
面
貢

獻
。辦

教
育
的
先
驅
賢
者
，
為
人
津
津
樂
道

的
軼
事
不
少
，
卻
沒
有
一
些
學
生
減
少
就

縮
班
、
殺
校
的
往
績
。

服眾要的不是牙力

起初聽說，這美艷無比的開花大樹在檳城只有老植
物園才得以看見。檳城有兩個植物園，新植物園在日
落洞巴剎對面不遠，望海而鄰近市區，範圍不大，慢
走一圈僅需十五分鐘，也由於規模較小，習慣晨運的
人，除非住附近，不然，都只選擇趕時間的當兒才到
那兒健行。

爬到新植物園最高處，是供人運動的平地草坡，檳
城著名地標，連接檳島及對岸威省，長達13.5公里的
世界第三跨海大橋就在眼底，距離甚近，天氣倘若良
好，橋上排隊進入或離開綠島的車子一目了然。氣候
不佳的話，鋪展開來的風景是另一幅煙雨縹緲的朦朧
韻味水墨畫。

晨光熹微時分，朝露濕潤下的花樹，㡡㡡鬱鬱水氣
氤氳，空氣一片清新，可惜老檳城對「老」有種特殊
感情，大多人嫌此園歷史不夠悠久，認定唯有年月光

陰浸漬的老植
物園才是理想
晨運場地。

老植物園位
於檳城北側，
離市區不過8
公里，卻已被
居於蕞爾小島
的檳城人稱為
地處偏僻。走
過百年滄桑，
歲月悠久的花
樹品種繁多。
環境清幽花香
襲人的老植物
園，內有一瀑
布，故亦稱瀑
布花園。園裡

流過一條清清小溪，溪邊亭子內外時見有人打拳練氣
功，邊上種有竹子及其他常時開花的矮叢和大樹，許
多小孩尤其留戀溪邊不走，為了清澈見底的溪水裡那
些顏色亮麗的孔雀魚，不僅散發誘人的絢艷光彩，佇
足相看，還有一種叫人艷羨的自由自在悠游姿態。

那時旅居外州，偶爾回檳，不忘爭取時間到老植物
園晨運。每逢開花時節，那棵大樹的叢花特別搶眼，
一球球爆發式地在樹上盛開怒放，毫不含糊，無限強
悍非要人看見不可，一副以多取勝的奪人眼目。羽狀
樹葉在開花時節往往落光了去，無葉的枝幹唯餘下一
樹紫藍色花。

車子剛抵植物園，泊好車下來，站在園門外，那棵
璀璨明艷的大樹，像園中最明亮的一顆星，在遠處熠
熠閃耀，吸引了眾人的視覺焦點。

美術色彩學說明，在光譜中，紫色的光波雖然最
短，穿透力卻最強。人們的肉眼對紫色的接收反應格
外強烈，就算距離遙遠，仍然可以清楚看見。

絢麗的紫藍顏色花兒雖然不言不語，靜靜挺立，綻
開盛放時，卻成為園裡眾花樹當中，最多遊人行注目
禮的那一棵。

一見鍾情以後，每當紫藍花開時節，工作再忙碌，
也蓄意撥出時間，清晨醒來就過去老植物園漫步，說
是晨運，也是，不過卻特地在花樹下留連，表達對紫
藍花的美的讚歎。

心裡一邊極其同情其他品種的花樹，哪幾棵不幸生
長在它的旁邊，儘管鮮花繽紛，努力綻開，相比之
下，全都黯然失色。

為不知名的紫藍花樹留連老植物園，僅僅是因為
美，沒有刻意去尋找它叫什麼。有時和檳城的朋友提
起，竟然人人皆無法叫出它的名，然而，曾經去過老
植物園的人，多數被它奪人的美艷震撼。

1884年，熱愛植物的英國人查爾斯柯蒂斯籌建植物
園時，主要目的是為了種植熱帶經濟作物和收集熱帶

植物物種，園內因而植滿不同品種的奇花異草。遊園
的人如也愛花愛樹，一邊健行一步觀光，眼花繚亂目
不暇給。很多遊客到來的目的，是為了觀賞一進入園
裡時，種在人行道路兩旁的其中一種非常特殊且罕見
的炮彈樹（Couropita guanensis）。

長年青綠的炮彈樹，源自南美，尤其多見於亞馬遜
盆地，傳至印度已有兩三千年歷史，泰國的園林亦常
見。炮彈樹的高度可達25米，花開時候分橙色、鮮紅
色和粉紅色，整串成叢，約3米長。炮彈樹得名是因
為這樹結果時，堅硬的果實直徑足足有15至24公分，
當巨型的棕褐色果實成熟後，掉在地上會發出像炮彈
一樣響亮的爆炸聲音。這罕見的樹的特殊樣貌，誘惑
遊人停佇腳步，嘖嘖稱奇，不捨離開。就連檳島旅遊
書也強力推薦，叫旅人不能錯過觀賞老植物園的炮彈
樹。身為檳城子民的我從未注意，是從一個本地畫家
的水彩作品中，對它留下印象。可是，知道以後，每
回走進植物園，快捷的腳步隨㠥情有獨鍾的眼睛，心
急想見的，照樣是那紫藍色的奪目之花。

美麗的花在花落時節，竟也是美，輕風吹掠，紫花
一陣接一陣，不停不停地，像串連般一再斷斷續續飄
逸下來，遠遠瞧看，彷彿空中灑下片片的紫藍花瓣
雨，不斷連續㠥，周邊浮游㠥一種悸動人心的愴惻淒
美。

自一個庭園設計的朋友口中，才知花的名字叫藍花
楹。原產於阿根廷和巴西，每年6月是開花季節。年
年到南非探訪姐姐的朋友知道我愛上此花，叫我無論
如何非得想方設法到南非一行，那兒大街兩旁的行道
樹全是明艷絢亮的藍花楹，花季一到，路的兩邊成為
無比壯觀的璀璨。紫蒙蒙綻開盛放時，樹上完全沒有
一片葉子，紫蒙蒙的色彩在空氣中呈現一種朦朧迷茫
的神秘之美。藍花楹的誘惑固然強烈，南非卻有太多
治安敗壞的新聞報道，缺乏冒險精神，只好讓神秘的
美麗繼續蒙上神秘的色彩。

花開了，花終究要謝，世間沒有不朽，道理很早就
已經明白。一個樹林的繁盛之豐美與一棵花樹的孤單
之淒美，亦不必相互比試，各有各風姿，各有各精
彩，各人各有所愛。

離開檳城二十年，在外地搬了幾次家，有的小鎮一
個公園也沒有，輾轉到有些地方，就連種在盆裡的花
也沒法帶走，那感覺不只像在流浪，還帶㠥深度的惆
悵和流放的悲傷。

重新搬遷回來，和藍花楹靠得很近，牽掛的心似乎
有了擱置的位子。從此以後，縱然並非朝夕相處，可
是知道它在那兒，在老植物園中，開一趟十分鐘的
車，立時可見，那是回返家鄉的心安和愉悅的幸福。

閒說張愛玲研究

孫立人的故事

黃仲鳴

客聚

工
作
關
係
，
要
參
考
不
同
人
士
的
講
辭
。
本
地
高

官
，
即
使
是
政
治
任
命
的
司
局
長
級
人
馬
，
演
辭
也

不
脫
一
陣
政
務
官
氣
：
看
當
時
要
宣
傳
甚
麼
政
策
，

先
羅
列
事
實
，
﹁
數
白
欖
﹂
之
後
，
呼
籲
大
家
支
持

政
策
，
多
謝
，
完
了
。
這
類
演
辭
除
了
提
供
歷
史
記
錄
之

外
，
絕
不
會
引
起
人
興
趣
，
對
演
講
官
員
的
形
象
一
點
都

沒
提
升
，
對
社
會
也
沒
大
的
啟
迪
意
義
，
因
為
沒
人
味
。

人
味
是
不
容
易
的
。
政
府
流
水
作
業
，
寫
手
四
平
八
穩

已
經
不
錯
，
要
了
解
高
官
脾
性
又
文
采
風
流
，
真
是
難
於

登
天
。
或
又
過
了
頭
，
寫
篇
范
仲
淹
︽
岳
陽
樓
記
︾
式
憂

國
憂
民
文
章
，
叫
一
些
官
場
老
油
條
照
唸
，
肯
定
笑
死

人
。
就
算
是
﹁
吹
水
天
才
﹂
如
奧
巴
馬
，
有
一
流
的
寫

手
，
但
碰
上
一
些
非
他
強
項
的
題
目
如
經
濟
等
，
他
的
演

講
就
不
好
聽
。
因
為
他
講
的
只
是
專
家
的
獻
計
，
並
不
是

個
人
長
期
深
刻
體
會
和
琢
磨
的
東
西
。

所
有
教
人
演
講
的
專
家
都
說
，
說
故
事
、
特
別
是
親
身

經
歷
的
故
事
，
是
演
說
的
靈
魂
。
甚
麼
大
道
理
，
平
鋪
直

陳
必
然
很
悶
，
說
故
事
卻
是
靈
丹
妙
藥
。
不
信
你
下
次
上

講
台
試
試
，
一
說
要
講
故
事
，
觀
眾
的
身
體
語
言
馬
上
不

同
：
上
身
微
向
前
傾
，
眼
神
集
中
看
住
你
。
當
然
，
講
者

只
有
十
幾
秒
黃
金
機
會
。
過
了
，
捉
不
住
觀
眾
興
趣
，
就

是
失
敗
。

看
演
辭
，
即
使
只
看
文
本
，
也
可
觀
講
者
其
人
性
格
一

二
。
有
些
人
官
階
很
高
，
但
講
辭
平
實
，
沒
強
求
要
感
動

天
下
人
，
是
做
實
事
的
人
，
凡
事
看
重
點
，
財
爺
是
一

例
。
有
些
官
階
未
到
頂
，
但
很
努
力
，
㠥
重
經
營
政
績
和

交
功
課
給
人
看
，
環
境
局
局
長
是
一
例
。
不
過
最
有
趣
的

是
我
們
﹁
很
打
得
﹂
的
發
展
局
局
長
，
她
去
年
十
一
月
在

香
港
綠
色
建
築
議
會
成
立
典
禮
的
演
辭
︵
原
文
見
該
會
網

頁
︶，
有
所
有
好
演
辭
的
特
點
：
說
故
事
、
懂
得
自
嘲
然
後

為
政
府
開
脫
、
綿
裡
藏
針
暗
諷
地
產
商
每
呎
地
蓋
盡
賺

盡
；
但
可
惜
還
是
露
出
了
前
政
務
官
的
尾
巴
，
說
自
己
無

專
業
背
景
，
唯
一
強
項
是
在
不
同
的
崗
位
學
習
！
除
了
香

港
，
不
知
世
上
還
有
哪
兒
的
政
客
，
會
公
開
承
認
是
陣
前

練
兵
！

演 講

百
家
廊

朵
　
拉

開局之年

心安藍花楹

蘇狄嘉

天空

吳康民

語絲

陳智德

留形

伍淑賢

乾坤

思　旋

天地

■這書不僅論張愛玲，
還論張愛玲研究者。

作者提供圖片

■藍花楹美得讓人暈眩。 網上圖片

■炮彈樹。 網上圖片

■紫藍色的小花可愛迷人。 網上圖片


